
茶的禅意

葛红兵

六七年前，我很迷茶、迷沉香。 那个时候，

先是狠狠地学茶知识，什么绿茶、红茶、黑茶、

黄茶……然后又把各种茶分成上中下的等次。

内心的喜乐，是追逐好茶的结果———遇上
了好茶，就喜，遇不上好茶，就不喜！ 分别心很
大。 后来，慢慢地明白，茶其实本无好坏，有些
茶在农家的田头，用大茶壶烧煮，用大碗盛了；

有些茶在知识分子的案头，用小炉炭烧，用一
口杯端着；有些茶在达官贵人家的客厅，由服
务人员端着……

茶，真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吗？

那些年，我到处追逐好茶，然后把好茶藏
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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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清茗,十年尘梦

挪森

无论如何忙碌， 手边总可
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
养心———在某一瞬间， 如坐草
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
清风浩荡。 有茶的日子就是一
段好时光。

当今社会， 无论学习还是
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 让大家
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
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

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 那么，

在紧张忙碌中， 有没有成本最
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
心灵澄净清澈呢

?

也许，那就是喝茶。 林语堂
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
看忙乱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
“淡茶的美妙气味”。 如此看来，

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 而是大
脑。

那么如何喝茶呢？ 一定要
喝昂贵的茶吗？

《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
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

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
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 “酒不求
洌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
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

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
的就是一个意趣。 “素琴无弦而
常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
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
精到， 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
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
里高兴就行了。

鲁迅先生曾说： “有好茶
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

人人都想享“清福”，但“清福”

意味着什么，并非人人懂得。 其
实，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茶时
心里能将琐事暂且放下。

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
隐逸，酒如豪士；酒以结友，茶
当静品。 ”喝酒可以熙熙攘攘、

呼朋唤友， 而喝茶还真是一件
清静的事。

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
茶》 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

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
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
的陶瓷具， 同二三人共饮，得
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

好一个“十年尘梦”， 世事喧
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
才能宁静。

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
西。 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
闲。 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

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
咖啡。 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
糖的甜，有奶的香。 喝完一杯
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浓
沉醇厚， 顿觉浑身热气腾腾，

陶醉不已。

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
茶、普洱茶等，品类繁多。 而旧
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

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
瓯轻泛绿， 开缄数片浅含黄”，

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
慢地释放出茶香时， 清浅的绿
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 在这
样清浅的绿色里， 你能听见山
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
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
了。 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
对茶最迷恋之处。

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
要安静。 “独饮得茶神，两三
人得茶趣， 七八人乃施茶
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地
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
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

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

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

就跟施舍茶一样， 不过是为
了解渴而已。

后来我又追逐好的茶器，很是炫耀地用
好的紫砂壶，一把还不行，要几把，后来是
一百把。 然而，茶真的一定要用这些东西来
烘托吗？

我们的感觉呢？ 真正的好茶，应是在我们
的感觉里，而不是在紫砂壶或日本铁壶里吧。

茶和茶器，都没有上下之分。 分的是我们
的分别心而已。 是我们的分别心，让茶和茶器
染上了人世的俗气， 给它们早早地安上了等
级，然后又用这些等级来迷惑自己，命令自己
或悲或喜。

茶的真境界是什么呢？

一杯茶是一个宇宙，进入茶，就进入了宁
静、淡泊、安乐的另一个宇宙，是空无的茶气
中万籁寂灭、心物两忘、超然独立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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